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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发不发工资？” 
    月末最后一天，办公桌上的座
机铃声“叮铃铃”震得胡冰头皮发麻。
慌乱中话筒拿反了，没看到似的拔
高着声音：“问什么问，该发就发了。” 
    工资是工人最关心的头等大
事——给孩子交学费、还车贷房贷、
父母的养老钱，最后剩的一点零头，
男人惦记烟酒，女人惦记体己。尤
其是那些臭烘烘喜欢烟酒的男人，
也就这一天，敢冲着胡冰发狠地问
今天发不发工资？平常就算他们醉
得胡言乱语，也不敢这样对待她。 
    胡冰，就像她名字一样，脸上
总挂着一幅“高压危险，请勿靠近”
的警示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唯
有笑脸的一天，就是在年底犒劳工
人的年夜饭上——她端着酒杯挨桌
给大家敬酒，“感谢大家一年来的
辛苦！”
    平日里，她总是一张冷冰面孔，
看谁都像是“小偷”，惦记着财务
的钱；跟谁说话都像在训人，大家
私下里叫她“冰美人”。 
    采购员买来包装产品的纸箱，
多买了十个，就被胡冰从头训到脚；
又从脚数落到头。最后硬是逼着采
购员把多余的纸箱退回去。采购员
辩解说这些箱子可以放到以后再用。
胡冰一句话怼回去，这些箱子是特
制产品，这批用完了，下一批还不
知道什么时候用，放仓库里不是浪
费吗，必须退回去！ 车间有个工人
在工厂做了三年，想加工资，就找
老板软磨硬泡，最后老板答应给他

加二百元工资。工资申请单报到财
务，胡冰愣是给卡掉了，不给加。 
    “老板都同意了，你为啥不给
加？”工人横眉竖眼盯着胡冰责问。
胡冰弯眉一挑：“你平常晚来早走，
干活偷懒，上班玩手机抽烟，一天
上十几次厕所。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还想加工资？今后好好干就有希
望。”“你这个女人不地道，比老
板还凶，又不花你家的钱。”“我
管财务就是管钱，要省着用，把钱
用在刀刃上，该花花，不该花就是
天王老子说了也不让花。” 
    胡冰二十岁进厂，从单身到结
婚，再到离婚，现在还是单身，足
足二十年。有些喜欢八卦的老娘客
谣传她跟老板暧昧。可从来没人见
过她跟老板说笑，全是冷冰冰的。
老板也挠头，不敢惹她。 
    放下电话，胡冰脑子里嗡嗡作
响，车间里一百二十吨大冲床“哐当、
哐当”震得她心里直冒火，可脸上
依旧看不出一点热气。老赵推门闯
进来，问今天能不能发工资，嘴里
嘟囔着前天切割树脂板，手上沾了
树脂粉过敏，又红又肿，要拿钱看病。
老赵伸出双手，那手臂比常人长出
一截，红肿着活像两只煮熟的蟹钳。
“你看我这手，要去拿药，没钱，
就到你家吃饭！” 
    老赵是十几年老员工，管生产
的。别看长得又高又大，整天咋咋
呼呼，看见谁干的不好，开口便骂，
唯一不敢骂胡冰。今天，他也是壮
着胆子跟胡冰说话。胡冰用余光扫

一眼老赵，把手里的小挎包甩桌上，
缓一口气，告诉老赵上月为了一个
大业务，老板陪客户喝酒，喝到脑
部血管破裂，差点成了植物人，在
医院做手术花了大笔钱。业务大多
是老板跑来的，现在老板病倒，订
单少了，货款收回来也少，根本不
够发工资。为发工资的事，急得脸
上都长出好几颗痘痘。
    老赵低头看看自己红肿的双手，
叹口气，“我们拼的是力气，老板
拼的是命呀。”说完，咬咬牙不再
吭声。胡冰直了直胸脯，一把拎起
小挎包，看向低头不语的老赵说，“我
去银行办点事。”刚走到门口又折
返回来，从桌子里翻了翻，抽出一
个红皮面本子，手拿着怔了一下，
抿抿嘴唇，把证书小心放进挎包。
老赵眼尖，看到证书封面印着房屋
产权证。开玩笑说拿房产证是准备
招新女婿了，还是送小情郎啊？
    “老赵，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胡冰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径直走人。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工资依然
没有到账，员工们围在车间一角叽
叽喳喳。老赵看到后走过来，开口
就吼，“吵什么吵，干活不急，发
工资急，晚发一天也不掉一块肉，
死不了，都下班回家吧。” 
    晚上八点多，老赵听到手机短
信“叮咚”响了一下，打开信息一看：
您的工资卡已到账 7189 元。 
    老赵眼睛发亮盯着信息，“她
还真把房子抵押了，女人……真搞
不懂呀。” 

冰美人
■ 纳新（河北）

大美之美

    大美之美，并非一定是太阳；虽然它是宇
宙的一盏灯，照亮天地万物，让善与爱的微笑，
从黑暗中还原真实。
    大美之美，并非一定是大地；虽然它是银
河的一页帆，承载生命人寰，从远古驶向未来，
在风浪里激荡澎湃！
    大美之美在于灵魂。虽然灵魂并非太阳，
无人可见；虽然灵魂并非大地，无色具香。
    但灵魂，毕竟是一个坚强柔韧的风骨所在；
灵魂，是一个恒久的信念理想熔铸。
    灵魂之美，有纯美情真，有壮美德重。灵
魂之美。有力的刚强托举，有恨的怒目喷发。
    原来，大美之美在于灵魂——吟江山壮丽
巍峨，颂民族百锤千炼；赞人性刚直不阿，品
心灵洁白晶莹。

    大千世界之大美，太阳星辰相辉映。
    用一个一个步履，走出一个一个人字的坚
毅；
    用一个一个细节，展示一个一个爱字的挚
诚。

简洁

    嘈杂的世界，复杂的人生，为什么不能简
洁一点？
    简洁，就像日光擦掉暗云，天就亮了；简
洁，就像蓓蕾吮去雨点，花就红了。
    人生，需要简洁；灵魂，需要简洁。
    将恭维删去，虚伪的冗长，不再令人酸腻；
将拍马抹去，包装的假意，不再令人厌恶。
    干净做事，品德也干净；真诚为人，名声
也实至。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见金。
    都说熙熙攮攮为利去，删去贪欲，留的公
正；都说红尘滚滚为爱来，删掉虚伪，捧出真心。
    简洁，就是将成套的大话简化精准；简洁，
就是将梦幻的表白省略成余香玫瑰。
    减去负重，简洁会使生活轻松；减去世俗，
高雅会让人纯洁。
    减去十岁，这是做梦；删掉暮气，心却年轻。
    减去沉醉，方能清醒；删繁就简，事理简明。
    大路朝天，轻装上阵；大道至简，实践真理。

大山，并未沉默            

    大山，其实并未沉默。
    它巍峨雄健——
    巍峨是大山的壮怀抒发，雄健是大山的风
采激扬。
    ——击碎风暴雷电，傲立苍茫，是大山屹
立不倒的品质！
    大山，其实并未沉默。
    它高耸威严——
    高耸是它在仰天叩问，威严是它的独特气
质。
    即使天塌下来，只手可擎。
    大山，其实并未沉默。
    坚韧松韵是它的风骨，听青松与霞光交织
温润絮语，大地有耳。
    洁净溪流是它的品质，看落花与飞云熠熠
映照，心灵有眼。
    有雨色溅起碧叶空濛，滋润自由的诗意；
    也有禽鸟啼散林间笑语，荡起生活的芳馨。
    石阶上的步履，无论升降，都能丈量意志
的高度；
    秀峰前的眺望，何必远近，都能穿透憧憬
的光芒。

    大山，其实并未沉默。
    看它从胸间撒出一只鹰隼，扑棱棱直向残
阳如血——
    那是它呼啸的带火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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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独身，且为刚入道人贩子。
    起初男人发现目标时没准备对
女孩下手——
    细看女孩年龄偏大，约有
十四五岁。若拐卖这层年龄孩子成
功率小，败露风险极大，弄不好会
翻船。
    男人转了两三天，没寻到适合
“猎物”，思来想去，仍对女孩下
了手！
    男人跟踪女孩到一家饭店门口。
她正向路人哭述：母亲因病早逝，
跟父亲来这里访亲，没想到亲戚已
搬走，返程时突遇车祸父亲不幸被
撞死，车辆没停飞快逃离，女孩求
路人帮她把父亲葬了。男人抹了一
把泪，掏钱给女孩买了两个热烧饼，
然后借板车帮女孩把她父亲埋葬了。
施舍是感觉女孩实在可怜，此时准
备拐卖，不由暗自庆幸当初的“好
心”，成为拐卖的“鱼饵”垫下基础。
    男人再次到饭店门口寻找女孩，
女孩还在，正向路人乞讨回乡路费。
他凑到跟前，“闺女，如果你家没
任何亲人；如果你相信我，就跟我走，
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女孩拧一
下眉心又舒展开来，“叔，我相信你，
跟你走！”一声叔喊出男人面红耳
赤，拐卖的心跟着晃荡几下，但没
倒下。

    两人一块往男人家赶。
    第二天下午，男人突然发高烧
昏死过去，等醒来后已是霞光透过
窗玻璃洒到床上，女孩守着服侍他，
眼里布满血丝。探视的店主特别羡
慕，“你这闺女真孝敬，又请大夫，
又买药熬药，一夜没合眼。”
这一刻男人决定，把女孩留下来当
闺女。店家出去后，女孩面色羞红，
“叔，当时情急，我又没钱，把你
的钱翻出来请大夫了。”这话一出，
男人心头猛然一惊！“钱包里除了
钱还有迷药，不知道女孩发现没？
如是发现了她不认识那东西也罢。”
    到家几日，一切正常。男人得
了一个闺女，但没挣到钱。男人寻
思着再去拐一个，跟女孩说要离家。
女孩像被人欺负了似的，眼睛不敢
直视男人，“叔，我自己在家害怕。”
男人说找村人作伴，女孩又说怕生
人。男人看着庭院闲置的磨盘说，“那
我把磨盘拆了，挪到门边，加固一
下屋门。”女孩回复，“不用拆磨盘，
我只是怕在黑夜里睡觉。”男人把
家里的钱找出，准备去买足够的灯
油。女孩说：“叔，还是去买黄豆，
夜里我数数，不睡觉就是，黄豆将
来还不浪费。”女孩拧下眉心补充道，
“给我再留下一点钱，有急事时好
用。”

    ……
    几天后，男人成功拐卖一个孩
子，想起女孩说怕黑，给女孩买了
礼物，并给自己买斤烧酒连夜往家
赶。凌晨进家时，发现女孩在院子
里借着月光磨豆腐。女孩告诉男人，
她父亲生前是做豆腐的，方圆十里
出了名，自己也常帮忙，就掌握了
技巧。在男人离家后，她打听着去
附近镇上买了卤水，天天磨豆腐卖，
卖得很火。女孩边说边拿出挣来的
钱给男人。
    男人顿感惊讶！“我外出时你
就计划好了？”女孩诡秘一笑，“其
实我不怕黑夜睡觉，只是不想让叔
外出。”男人若有所悟。
    早晨，女孩给男人炖豆腐。男
人吃着豆腐喝着酒，喝着喝着就多
了，酒后真言吐露，“闺女，其实
我是人贩子。”女孩很淡定，“叔，
你高烧那天我就怀疑了，钱包里的
迷药我在家乡时听大人说起过，所
以我不想叔再去做那事，想着叔对
别人都像对我那样好。”
    男人吃完饭，脸色羞愧，“我
这就去警察局自首，再把刚卖出去
的孩子找回来！”
    女孩将男人送出大门口，“爹，
我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做豆腐。”

俺爹是人贩子
 ■ 宝华（辽宁）

《水之火》三章
■ 高元兴（上海）


